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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沪语趣谈

南昌路是上海有名

的淮海中路南面的一条

马路。我搭南昌路有

缘，有感情。因为从1950

年到1976年，我曾经勒南昌路

生活了26年。搿搭有我童年、

少年、青年时代交关难忘的记忆。

我屋里原来住勒南市小南门

黄家路，1950年搬到南昌路靠雁

荡路口的福寿坊。迭是建于上世

纪3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有浴

缸和抽水马桶。记得南昌路当时

叫环龙路，雁荡路当时叫华龙

路。小辰光姆妈带我出去，回来

叫三轮车的辰光总归讲，到环龙

路、华龙路。车夫一听就晓得了。

福寿坊对面是复兴公园后门

口，搿搭是一个十字路口，一直邪

气闹猛。弄堂门口有大饼摊、铜

匠摊、修脚踏车摊、皮匠摊。

朝东路口是黄炎培办的中华

职业教育社。门口有只书报摊。

摊主是个女人，伊男人是邮局职

工，批发眼书报杂志勒此地卖

卖。我小辰光看的《小朋友》《儿

童时代》《少年文艺》老啥侪是勒

迭个摊浪买的。买得多了，姆妈

搭女摊主成了熟人，一直相处了

几十年，迭是后话。中华职业教

育社对面路口有一个罗宋汤面包

摊。女摊主高鼻梁好像有点外国

血统，伊通常穿一件带花边的白

围单，做的罗宋汤又红又浓，搭罗

宋面包一道吃邪气可口。再朝东

走几步就是大同幼稚园。当年是

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我小学一

年级就是勒搿搭读的。

当年，复兴公园门口东面是

一长排点心摊，大饼油条、粢饭、

豆浆、馄饨、面条、汤团、老虎脚爪

应有尽有，从早开到夜。附近居

民的早点心搭夜宵侪照伊牌头。

点心摊对面是各种各样小摊头，

卖零食、套圈圈、打汽枪、打康乐

球、打弹子五花八门，也是阿拉搿

点小囡最欢喜去的地方。

出福寿坊朝西走，北面是民

居，上海别墅、花园别墅、志丰里

等侪是中高档新式里弄。只有离

福寿坊勿远的南昌路100弄老渔

洋里是石库门房子，里向有当年

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编辑部。

志丰里再朝西，过了思南路

的第一个弄堂里，有我当年上的

南昌路第三幼儿园。至今我还保

存有当时的成绩单。幼儿园弄堂

朝西有一家眼病防治所，对面有

家“华外集邮社”。记得老板胖胖

的，嘴巴里经常叼支雪茄。我小

辰光集邮常常去买邮票。

福寿坊对面一长排墙是原来

的法国学堂，后来改为科学会

堂。我爸爸是科技协会会员，所

以小辰光常常有机会进去白相。

朝西是几幢连排花园小洋房，再

过去就是当时的市少体校。

迭段南昌路浪的弄堂里差勿

多侪有我的同学。自从1957年

我就读的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搬

到皋兰路后，我每天上学、放学侪

要走搿段南昌路，一直到1961年

小学毕业。当年，搿段南昌路邪

气幽静，只有几爿烟纸店，也勿大

有汽车开过。夏天浓密的梧桐树

荫下邪气阴凉。

1976年我屋里从复兴公园

后门搬到前门，还是经常到南昌

路去。后来住到杨浦区，1999年

又勒浦东买了房，从此远离南昌

路。难板到浦西，有辰光也到南

昌路走走。但搿搭到处破墙开

店，路浪车水马龙，喧闹替代了昔

日的幽静，让我有一种失落搭惆

怅的感觉。

虽然离开南昌路已经四十多

年了，但我勿会忘记自家从小住

勒南昌路，是勒南昌路长大的。

文  冯济民情系南昌路

插秧是从前外公种田生涯当

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生产活动。无

锡乡下，一年一季或两季的水稻

是重要农作物。外公讲，一定要

勒芒种前，拿秧苗田里初长成的

水稻苗拔出来一捆捆扎好，搬送

到大片水稻田里，按规定的间距

再次插入田里。过脱芒种，就来

勿及了，明年要呒没米吃了。

插秧顶辛苦，还要有技术。

阿拉姆妈讲，伊小辰光也做过迭

个生活，勿过，勿像人家插的秧，

横里竖里，笔笃直；伊弯腰插秧，

立起来看看，总归会歪到隔壁弄

堂里去。伊讲，伊也试过拉根绳

子做规矩，勿过，还是七歪八起。

勿晓得是勿是因为迭个原因，后

来阿拉外公就拿伊送到上海，进

工厂学会了操作刨床，秧插勿好，

阿拉姆妈总算可以拿一块块铁，

刨得滴角四方，挺挺括括。

芒种入梅是外公讲的。勿

过，现在的气象局常常有勿同意

见，伊拉欢喜用数据讲闲话，入梅

与否，伊拉讲了算。只勿过，从芒

种前两日，一歇雨一歇晴一歇风

凉一歇湿热的日脚开始了，也是

上海人顶顶勿欢喜的日脚。

《黄帝内经》讲，“脾苦湿，急

食苦以燥之”，脾脏勿欢喜潮湿，

湿热天气里，更加要用饮食来吸

潮祛湿，好在初夏日脚里有大量

祛湿的苦味食物：枸杞藤、菊花

菜、香莴笋，其中，苦得顶顶结棍

的要算苦瓜。

假使欢喜吃汤的，可以试试

苦瓜汤。选老苦瓜一根，汤大骨

一根，盐适量。苦瓜汏清爽，切大

块，去籽，剔干净白色内芯，用盐

稍许擦一擦，再汏清爽；汤骨焯

水，汏清爽，重新加清水，摆汤骨

烧滚，撇浮沫，摆苦瓜块，转慢火

炖一个钟头左右，再加适量盐调

味就好吃了。有人怕苦，欢喜汤

里摆一粒蜜枣，味道是好一点，功

效就差一点了，看自家欢喜。

又或者，勿欢喜苦汤的，可以

选嫩苦瓜塞肉。苦瓜整根汏清

爽，切成一寸勿到的圆段，用小刀

转着圈挖去籽和白色芯子；肉糜

加料酒、盐、糖、生抽、葱花和两只

鹌鹑蛋一道搅拌上劲，塞进苦瓜

填平，摆放进深盆里，蒸锅放水烧

开，苦瓜放入，蒸12分钟左右就

可以出锅。苦瓜软糯，因为有了

肉糜鲜味的浸润，苦味已经可以

忽略勿计了。

做啥要加鹌鹑蛋？一是因为

正好冰箱里有，二是因为蛋小水

分少，肉糜更加紧实，有咬劲。

文并图  沈一珠湿热天气要吃苦

“碰着”两个字，辣上海闲话

里用场蛮大的。比方讲运道好，

叫“额角头碰着天花板”；碰额角

头，本来属于呒没把握试试看

的事体，试出了最好结果，就

是额角头高得碰着天花板

了。倒转来讲，办事不顺

利、霉黰气罩头，就叫“碰

着赤佬”“碰着大头鬼”，

甚至极而言之：“碰到七

十二只大头鬼”。这种勿

确定、要靠机会或运气才

可以成功的情况也

叫做“碰着发”

“凿着法”。

《海上花列

传》里张小村向赵朴斋介绍来钱

的门道：“生意里借转点，碰着发，

有啥进益，补凑补凑末。”

形容“正好勿巧”“眼眼交错

过”，上海人讲“吃素碰着月大”。

过去老年人常要吃一个月素食，

有时碰上大月（有三十一天的月

份），就得多吃一天素，所以后来

常用这句俗语来比喻事不凑巧。

侬上门去看朋友，结果这位朋友

却碰巧外出，这就叫“吃素碰着月

大”，也可以讲“眼眼交碰着眼眼

交”。如果某些人运气好，原来以

为他无法做到的事，无法达到的

目的，居然硬是被他做到了，这就

叫“瞎猫碰着死老虫”。

办要紧要慢的事体碰到勿紧

勿慢的人，或者急脾气的人碰着

慢性子的人，上海人讲“急惊风碰

着慢郎中”。想想看，孩子得了急

症，高烧、抽筋、翻白眼，家长急急

忙忙寻到郎中请伊出诊，结果郎

中先整理一番衣袍，再勿急勿忙

整理药箱，阿要急煞人！

其他还有：“黑眼睛碰着白银

子”形容见钱眼开、见财起意；“骑

牛碰着亲家公”形容不体面的事

体偏被亲近的人撞见；“钉头碰着

铁头”比喻厉害人遇到厉害人，双

方态度都很强硬；“巧媚眼碰着瞎

子”比喻遇到不识货的人。可见

出门在外，难免会“碰着”点啥。

文  叶世荪上海话里的“碰着”

我搭老伴常常回忆儿子的小

辰光，前几日又讲到伊辣我爷娘

屋里白相杆秤的事体。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儿子四

岁多，有趟我带伊去爷娘屋里白

相。一进门，儿子就看到挂辣厨

房间墙壁浪的杆秤，偷偷交拿到

手就奔出门，拿秤杆当枪瞄东瞄

西，又当剑舞上舞下，推板一

眼戳到邻居小囡的面孔，爷

娘吓出一身汗。后来再去，

爷娘做的第一桩事体就是拿

秤囥起来。

埃辰光的秤侪是杆秤，

是生活当中的常用衡器。杆

秤的结构交关简单，由秤

杆、秤砣、秤纽、秤钩或秤盘

组成，秤杆浪有显示斤两的

秤星。为防止磨损，秤杆两

头还有金属护圈。过去的杆

秤一市斤有十六两，后来一

市斤改为十两。杆秤有大有

小，小的可以精确到毫，一个

人就好操作。大的可以称几

百斤，要二三个人才能完成。

记得小辰光弄堂边浪有

家专门做杆秤的作坊，里里

外外就老板一个人。作坊的

墙浪挂满大大小小的杆秤。

我每趟走过，总看见老板拿

把木钻，对牢秤杆钻洞。据

伊讲，一把可以称三十斤的杆秤，

要钻三百多只洞。等洞钻好，就

拿根铝丝插进去，插好一个，用刀

割断，用刀背敲平。等全部完成，

再用砂纸打磨，就成了显示斤两

的秤星。我还听老板对买秤的人

讲，做秤杆的木料必须是风干一

两年的硬木，

搿能一来，秤

杆就勿容易开裂

变形。因为木料的种

类、分量、粗细、长短侪勿

一样，伊店里的每把秤侪

是勿一样的，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定做。

当时的粮店、菜场、百

货店侪是国营的，短斤缺

两的事体勿大有。后来开放

了集市贸易，个体商贩多

了，就有摊贩动歪脑筋，辣秤

砣、秤盘浪动手脚。特别是

路边摆，因为呒没人管，经常短

斤缺两。“买汏烧”们为了避免

吃亏，只好自备杆秤。其实真

正复称的并勿多，摊贩看见顾

客带了杆秤，就勿大敢“做手

脚”了。我爷娘屋里的杆秤就

是埃歇辰光买的，从来呒没看

伊拉用过。

由于杆秤很便宜，有些弄

虚作假的摊贩就算被人捉牢，

秤被拗断，还是勿当回事体。

记得有一天我下班，看见路边

有个小贩推仔脚踏车卖香蕉，

价钱比店里便宜勿少，就挑仔

一串。小贩用杆秤一称，随口

就报分量，还讲秤杆翘得老高

便宜我。我假装翻包，一边翻

一边讲：“让我用弹簧秤称称

看。”小贩一听心虚了，马上推

仔脚踏车就溜。

现在衡器的品种越来越多，各

种电子台秤、弹簧秤、天平秤，既精

准又方便，杆秤被淘汰也就勿稀奇

了。再讲现在提倡诚信经营，政府

又严格监管，当年“买汏烧”们一手

拎篮头，一手拿把杆秤去菜场的景

象再也看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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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早仔，端午节到外头白相，

曾经专门去了一趟位于青浦的朱

家角。千年古镇的景色中自有一

种婉约的诗意，就连薄薄的雾气

当中也透出一点点甜糯的感觉。

这里的人们依水而生，与湖为邻，

这里的古巷民居、小桥流水、湖光

秀色，正是寻觅古镇风貌，体验端

午风情的大好去处。

朱家角较好地保留了江南古

镇的诸多特色，走在人流熙攘的

小巷里，各种古朴的建筑搭仔门

店，颇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勿少游客是冲着现做现卖粽子的

门店去的，搿搭勿但可以品尝到

勿同口味的粽子，还能观看、体验

裹粽子的乐趣。

一张张青色粽叶，在江南女

子分外灵巧的手里，奇迹般地变

幻出各种形状，有的成了香气扑

鼻的大肉粽，有的成了有着尖尖

菱角的赤豆粽，有的成了外形圆

润的蛋黄粽，还有的则成了小巧

可爱的连绳粽……俨然就是一件件

令人赏心悦目的“工艺品”。

她们裹粽子的速度奇快，三下

两下，一张粽叶就变成了一只粽子，

甚至勿用一根绳子，让人眼花缭

乱。也有门店用绳子来包扎，却看

勿到绳结，让人啧啧称奇。漫步古

镇的石板小路，空气里飘浮着粽子

的淡淡清香，便有食欲悄悄滋生。

随便选一家小店，买上几只便可大

快朵颐。

悠悠流淌的漕港河将小镇

一分为二。到了端午节，赛龙舟

就成了河面上一道亮丽风

景。伴随着一阵阵激昂的

鼓乐，几艘色彩绚丽的龙舟

在河面上快速穿行，两岸的

喝彩声此起彼伏。我站在

古桥上，看着眼前的热闹景

象，时尚与怀旧交融，

恍惚间融入了岁月

碰撞留下的缤

纷色彩里。

文  邵天骏裹粽子搭仔赛龙舟

阿弟刚进小学校，

样样事体想知道。

正巧阿哥辣屋里，

提问像开连珠炮。

一问月亮挂云霄，

宇航叔叔登月早，

将来大家侪搬去，

碰到月圆变月牙，

是否轧得吃勿消？

二问太阳当空烧，

贴着西山下班了，

西山大树多又高，

太阳夹辣树杈里，

大树哪能勿烧焦？

三问地球转勿停，

两个半球分工巧，

一半日里一半夜，

当伊转到下底头，

阿拉会否朝下掉？

哥哥听仔笑弯腰：

要提问题先动脑，

万丈高楼平地起，

科学基础快打牢，

疑问将来会分晓。

文  陈金生阿弟三问沪语童谣


